
“10岁时，我被亲生父亲强奸了！”
“她在我这求诊 10 多年，我看着她从 30 多岁到 40 多岁，

如何一路与心魔抗争。”浙大一院精神卫生科主任、杭州心悦

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首席专家许毅一直记得一个场景。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中午，许毅医生的专家门诊走进来

当天上午的最后一个病人，她一抬头，是位“老朋友”，已经在

他门诊看了两年多的一名30多岁的女性。

“她最初来求诊是因为晚上老做噩梦，浑身说不清地不舒服，

有的时候很不开心，情绪抑郁。两年多来，我用了各种方法对她进

行治疗，但效果不好，我感觉她背后应该有更深的心理因素。”

因为是最后一位，又近中午，周边人少，环境还算安静，我

就对她说：“如果你信任我，能不能坦诚告诉我，你是不是经历

过什么事情？”听完许毅医生的话，接下来的一幕是这样的——

那位女子沉默下来，然后突然嚎啕大哭，哭诉中传出的信

息，震惊了许毅：“10岁时，我被亲生父亲强奸了！”

已经30多岁的成年人自然知道强奸是什么意思。

公开资料显示，在有关儿童性侵案的数据统计中，熟人作

案占比一直比较高，而亲属尤其多，并且这种情况更隐蔽，外

人难以发觉。“我谁也不敢告诉，至今没有其他人知道。我来

你这里两年多了，每一次你的态度都那么好，我信任你，今天

终于说出来了！这是折磨我几十年的噩梦了！”作为一名心理

专家，那一刻许毅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位女患者的表述每次都

那么含糊而欲言又止。

为人妻为人母，都无法减轻痛苦
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她陆续说出了自己这些年的种种挣扎。

无助的害怕中，觉得早点出嫁是最好的摆脱。因此20岁

出头的她就结婚了，找了个比自己大七八岁的老公。老公对

她挺好，也很体贴，但她走不出自己的噩梦，对夫妻生活比较

排斥，她说那一刻会让她想起自己的父亲。

成家的她还要经常回娘家，看自己的妈妈。她说，由于没

有人知道父亲对她的所作所为，所以作为一个女儿她怎么可

能不回家。然而回去一次就会勾起一次痛苦的回忆，所以多

年来她失眠严重，不得不到处求医。

后来，她生了一个儿子，身为人母并没有减轻她的痛苦，反

而当发现自己的身边都是男人时，她更恐惧了。正如一位网友

所说，“作为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被性侵过的人，那种害怕到自己选

择性遗忘当时的场景的心理，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父亲去世，她的情况终于逐渐好转
自从知道这位女子的噩梦根源，许毅医生开始针对性的

心理治疗，但这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从高剂量的药物控制

到慢慢减少到摆脱药物，长达十年。而在这其中，还有一个关

键的转折点。

“大概是五年前的一天吧，她来到我这里，说：‘许主任，我

父亲去世了’，当时说这句话时她是冷漠的，我感觉到她似乎

解脱了。”许毅说，虽然不太应该，但那一刻他的确为那位女患

者高兴。后来再经过约两年多时间的治疗，这位女子的情况

逐渐好转。“接受我的心理治疗十年间，她从 30 来岁跨越到

40 来岁，抑郁失眠等各种症状都在好转，也完全摆脱了药物

治疗。然而让她真正从噩梦中解脱出来的原因，还是那个事

件的根源，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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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在新城控股事件中，警

方简单的通报中，令人发指

的情节挑战着公众心理承受

底线。

但这并不是孤例，每一

起性侵儿童案背后，都是一

个残酷而真实的故事。

受害者从此与噩梦相随

的苦痛，往往会伴随一生。

由于诸多因素，性侵儿

童案件被公开的是少数，有

很多受害者选择的是沉默和

隐忍，她们最终能否走出来，

是个未知数。

20多年，走不出那一场噩梦
强奸她的父亲去世，她才解脱
浙大一院专家许毅说，性侵儿童案带给受害者的伤害，往往伴随一生

新城控股的事件令人发指，一个身家数百亿，担任多种社

会职务，常以扶贫济困的爱心企业家形象亮相的成功人士，去

伤害一个9岁女童，无论如何都遮掩不过去。

“根据目前报道中描述的受害人情况，定‘猥亵’我觉得不

太合适。”浙江百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冰燕已经做了四年未成

年人性侵害案法律援助律师，她说因为受害人只有9岁，从法

律定义上属于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女性，只要发生生殖器官

接触，涉嫌的罪名就应该定为强奸罪。

“怎样认定强奸既遂，成年受害者和未成年受害者，有不

同的认定标准，法律上对儿童受害者，适用的是‘接触说’，即

只要生殖器官发生接触，即算既遂。”

猥亵罪量刑较轻，但强奸则属于重罪。“虽然具体情况警

方尚未通报，但从现有报道来看，犯罪行为已造成女童阴道撕

裂，身体损伤较为严重，应该认定其属于犯罪情节恶劣。”

家长往往后悔报警
身体上的伤痕或许会很快消失，心理的阴影却会持久不

散。“我接触到的受害人家长都说，对于要不要报警他们往往

很犹豫。”徐冰燕说，也有家长事后后悔报警的，因为在案件处

理过程中，他们往往还要承受更多压力。“一般未成年人性侵

案件的举证、立案，都很困难。因为受害人年纪小，要清晰口

述案情就很难，孩子年纪小，哪里懂得保存证据。在笔录过程

中，警方会多次询问受害人，有些情况还要多次进行身体鉴

定，都会让受害人不得不反复回忆受侵害的过程，如果办案人

员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再次伤害。”

有时徐冰燕会在深夜接到他们的电话，有人会反复问她，

自己（报警）是不是错了；也有人不谈案子，只是讲述自己的日

常生活；还有人请她帮忙，给受害人转学⋯⋯因为除了跟他们

一起保守“秘密”的人，他们不愿也无法向其他人求助。“我们

会聊起孩子的近况，但我不会主动再提起案子，他们更不愿意

回忆，大家都希望事情赶快过去。”

建议立法加大违法犯罪成本
做了四年未成年人性侵害案法律援助律师，不久前徐冰燕

刚以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身份接手一起类似案件，受害人是

一位8岁女童。“坦白说，我很挣扎，一方面是职业身份不允许

我拒绝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援助案件，另一方面，个人情感又

不接受我为这样的人辩护。”作为一名女孩的母亲，只要想到身

边可能生活着这样随时会对孩子伸出魔爪的人，她就忐忑。

这种不安不是无原因的。“就在我附近的一个街道，有猥

亵儿童罪罪犯刑满释放了，还是回原居住地生活。这类情况

公安部门是有登记的，也会重点关注，但在社区层面不会公开

其信息”，让徐冰燕担心的是，此类罪犯的重复犯案率很高，防

不胜防。

加大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成本，是很多律师的共识，徐

冰燕也是其中之一。她还建议通过立法，对多次性侵未成年

人的罪犯，向社会公开其信息。

对话未成年人性侵案援助律师：
家长半夜问：自己报警是不是错了

自 2014 年起，公益项目“女童保护”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案

例，连续发布《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

告》。报告显示，2013 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

125 起，2014 年 503 起，2015 年 340 起，2016 年 433 起，2017 年

378 起，2018 年 317 起（其中 2013～2017 年统计范畴为 14 岁以

下儿童，2018年为18岁以下儿童）。

相比 2013 年而言，数据呈现较大幅度上涨。这一方面说

明性侵儿童形势严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媒体及社会大众对

性侵儿童事件关注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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